
尽管如此，你依然喜欢福小。
她的笑，她的长相，她的马尾巴，
她走路的样子。那时候你缺少词
汇来形容一个女孩子的美，你只
会说她好。你总是对平秋说，人家
福小对天赐多好啊，比你对我要
好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平秋
又用鼻子哼了一声说，人家好，到

人家去啊，侉子叔叔才不会要你
呢！好吧，你撇撇嘴。侉子叔叔的
确不会要你，他用一辈子来疼天
赐都觉得疼不够，恨不得睡觉的
时候都把儿子夹在胳肢窝里。但
是你得承认福小对天赐就是好，
你说。你向姐姐摆事实讲道理。

天赐六岁才断奶，你们刚念
一年级。半中午天赐的奶瘾准犯，
胃里的小手伸到嗓子眼里不停地
挠，天赐就得往家跑。通常那时候
秦素文会在家等着，远远地听见
儿子急促的脚步声就开始敞开
怀，以便天赐扑过来就能叼到奶
头。这样不耽误时间，吃完了天赐

再往学校跑，就算赖一点皮多吃
几口，也能踩着铃声进课堂。那一
天，他们的同学房小小在课间回

家拿橡皮，看见天赐玩命地在前头
跑，觉得奇怪，这家伙天天趁这十
五分钟练跑步？就跟上去看。到秦

家门楼下，从洞开的院门往里看，
他的同学景天赐正趴在妈妈的怀
里吃奶！房小小傻了，把这个震撼
的场面带到了学校，立马成了特大
新闻：六岁了还吃奶！等天赐上气
不接下气地跑进教室，同学们嗷嗷
地叫起来，一起喊：“景天赐，吃奶
鬼！景天赐，吃奶鬼！”

你看见天赐的五官慢慢开始
变形，然后哇地哭起来，在讲台前
愣了半分钟，才想起来往外跑。周
围几个年级的学生听到动静，跑出
来看热闹，很快福小也过来了。同
学告诉她，你弟弟被人笑话啦。她
的三年级教室与你们只隔了两间
房子。福小在校门口拦住天赐，让

他等着，她去替他出气。福小果然
噔噔噔跑进你们教室，抢了正打算
上课的美术老师的位置，指着全班
同学说：“你们听好了，以后谁再
笑话我弟弟，我跟他没完！我弟弟
吃奶怎么了？有本事你们也吃！想
吃你们有吗？回家问问你妈，看还

有没有的吃！”
大家全哑了，美术老师眼都

圆了，她也没想到这丫头来这么一
通，劲儿够大。此后果然就没人敢
公开取笑了。当然，天赐从第二天
就断奶了，全家人怎么劝他也死活
不吃了。回到家你在饭桌上跟家
人说起这事，问姐姐，要是你像天

赐那样被人取笑，她会怎么做。平

秋哼了一声，说：“我才不去你们
教室。丢人都丢死了！”

你越发希望福小是你姐姐。
如果她是平秋，你就可以整天看见
她，坐在饭桌对面端着龙凤瓷碗的
就会是福小。八月的午后蝉声齐
鸣。刚才的两声汽笛挺讨厌，欢
快，高亢，你坐在藤椅里被惊醒

了，《水浒传》的连环画掉在地上。
你一直在想，应该立个规矩，所有

船在石码头前交会时都不许鸣
笛。你把连环画捡起来，决定去看
看天赐，他的耳朵和大脑是个扩

音器，所有出轨的声音都会在瞬
间被放大，然后他就乱了。但他一
定认得你，你们生日只差了七天，
你们光屁股一直玩到现在。八月
的午后蝉声齐鸣。你觉得后半下
午的阳光也像明晃晃的刀子，所
以你拿一把蒲扇挡在头顶。花街
上空无一人，石板路如同刚抛过

光的青黑色的昆仑玉。石头的热
量透过泡沫拖鞋渗到你的脚板
上，抬脚时你听见热沥青般细碎
黏稠的撕扯声。秦家的门敞开着，
福小做功课的椅子和小马扎摆在
门楼下的阴凉里。八月的午后蝉
声齐鸣。福小张开双臂、歪着脑袋
站在通往堂屋的青砖小路上，十

字架一样的影子在院子里拉得如
此之长，直至顶到房门口。

———然后，你看见天赐在房
间里举着胳膊，他的微笑既表示
此刻正幸福，又表示他在向你挑
衅，血从伤口里梦幻般地喷溅出
来。你曾怀疑是否真的看清楚了，

因为在明亮的阳光下，房间里其
实是暗的。不过，从物理学角度
说，你迟早会看清的，眼睛会慢慢
适应房间里的光线。你站在门楼
底下，血见过，流血也见过，但好
朋友如此豪华艳异的流血方式你
没见过。你的确认为当时看见血

明亮地喷溅出来，跟后来你在城
市看见的闪烁在黑暗夜空的霓虹

灯一样，那诡异的、凄绝的、变态
的美，你感到梦幻般的震惊，你甚
至感到了自己手腕上也有疼痛和
灼烧般的快感。震惊之后想叫出
来，福小转身了。

———福小转身了，她的马尾
巴轻轻荡漾。她侧过脸，阳光给她
的半个腮镀了金，每一根纤细的

绒毛都看得见。她把右手食指竖
在嘴唇前，你确信自己听见了一

声“嘘”。她让你安静，对，别动，不
能出声。她的命令必须服从。你捂
住了自己的嘴，把叫声堵了回去。

站在那里，别动。你一动不动。安
静，整个世界都很安静，让你心慌
的静。但你以执行福小的命令而
自豪。你一动不动，任由心慌。你
生在医生家庭，见惯了流血，也因
此更知道天赐此刻的流血可能意
味着什么。你的心里充满恐惧，乱
糟糟的像长满了荒草，但你依然一

动不动。度秒如年，必须精确到秒
来算，天赐的小身板里没那么多血
可流。现在回头想，你觉得此生从
没经历过那么久的时间。你觉得
一生的时间也许就那么长，你几近
崩溃，要瘫倒在门楼前，但是天赐
先倒了；你看见福小欲进又退，终
于冲进了房间里，福小号啕大哭，

喊：“来人哪！来人哪！”
很多年里你都在后悔临阵逃

脱，你应该冲上去，或者跟福小一
起喊；但是你没有，巨大的恐惧贯
穿了你，你转过身撒腿就跑。你听
不见拖鞋底与石板路面的纠缠和
撕扯声，也听不见你气喘如牛的呼

吸声，但你听见了浩大的风声里夹
杂着十万根麦芒陆续折断的声音：
你觉得你冲进了阳光里。你一直
跑到石码头，每一跳越过三四个台
阶，正在摇船的孟弯弯以为你要搭
船到对岸，把船桨给你伸了过来，
你从船桨上跳过去，落进水里溅起

巨大的水花，湿了孟弯弯一身。他
对你骂：“个小东西，作死啊！”

一个猛子扎到运河中间，你
露出脑袋，抹掉脸上的水，靠着脚
踩水你在河中央立住不动。其实
阳光没那么好，有云朵向西天上游
过去，河水从东边开始往这边黯
淡。你看见父亲从家门口走出来，
双手按在屁股上晃动身体。坐久
了腰不舒服，初医生和所有医生一

样，懂得养生。父亲的脖子在做
“米”字形运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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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北漠竟然讪皮搭脸地开玩笑说：“哎呀安哥，
昨晚地震绝对在八级以上，兄弟都被从床上摇得跌
地上了。”惹得大家哄地一笑。安北斗没理他，这小
子啥时已公然跟他称兄道弟了。几个月前来时，可
是称安老师、安主任的。

班车大概快到北斗镇时，他才收到杨艳梅的信

息说，昨晚在同学家唱歌，手机忘带了，问他走了没
有。他想了想，还是给她回了一条：

已回北斗镇。下次见！

直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跟杨艳梅之间已经很
是客套起来。

他回房抹了把脸，就被南归雁叫去了。

南归雁确实表现出了某种平和，不像过去一提
到温如风，就显出一种急躁和不安情绪。他还摸出
一包烟来，给一人点了一支。两人平常都不抽烟，但
上大学时，一起学着抽过。安北斗是有点舍不得钱，
除了养家，省下的都买了观测仪器和照相器材。别
人偶尔发一支，他也抽。而南归雁却是把抽烟作为
一种恶习硬戒掉的。但到北斗镇后，遇见难缠事多，
就又抽起来。

“北斗啊，我恐怕得食言哪！”
“打住，打住啊！”他急忙做了个暂停手势。
南归雁一笑说：“我也是遇见太难的难题了。

你说让谁干合适？”
“都行。都比我合适。镇北漠就很合适。”
南归雁摇摇头说：“放在平常，望望风、放放

哨，是可以的。但现在他绝对胜任不了。温如风接回
来，现在还住在客房里，好吃好喝地伺候着，动不动

还喊叫要让王中石来，让公安局局长来，让法院院
长来。连你也知道，镇北漠是玩不转他的。这镇上就
两个人能玩转他。”
“嫑给我戴二尺五。还有谁？”
“何首魁。可老何那玩法不灵哪！硬碰硬，早晚

还是以温如风占上风而告终。这次就是例子，踢了
三脚，倒是把人踢回来了，可踢到镇政府客房里，就

没处踢了。他老何还得背处分。我也不敢把人再朝
派出所推，推去让老何再踢几脚咋办？”

“何所也是气得没法了。我在场，踢的都不是
要命的地方。”
“那是在京城大街上。如果关到派出所里，谁

敢保证他不朝要害处踢。”
“这些年了，也没听说他踢死过人。”
“踢死人，他何首魁也完蛋了。北斗啊，能不能

给我再帮个忙？”

“打住啊，我是政府公务员，不存在给谁个人帮
忙的问题。”
“哦对不起，我是说，现在镇上经济发展正在节

骨眼上，我得腾出精力来抓经济工作。你看温如风
朝客房一躺，一会儿喊王中石，一会儿喊何黑脸，一
会儿又喊南归雁的，让我咋整？”
“他又不是我的啥亲戚，能听我的？”
“我看还就你能降服他。镇长、副书记、副镇长

们也都是这看法。”
“你们啥意思？莫非我跟他是一伙的？”
“不不，不是这个意思。都夸你是这个！”南归

雁还竖了一下大拇指。
“高帽子又来了。既然已经妨碍到北斗镇经济

社会发展了，我看你们领导就该带头把这件棘手事
接过去嘛！把个卒子拱过河顶啥用？”

其实安北斗心里早有准备，大概这事最后还得

烂到自己手上。过去镇上但凡捯饬不零整的事，都
会把他推到前边。当然，他也乐意到人前去显示一
下青年干部的能力和大学生的水平。现在已有更年
轻的干部了，自己也该摆点老资格了，可麻缠事，还
是一个劲地朝身上摞。嘴上说不情愿，其实心里已
把活儿接了。不过也不能让南归雁觉得自己好使
唤，说圆就圆，说扁就扁了，他说：“你是书记，当然

是你说了算么。可总得给个时间吧，我不可能一辈
子就守着坛坛罐罐吧。”
“就这一次，把人劝回家里，等待处理结果完

事。县上和镇上也会做些配合，比如那半棵树，镇
上赔了算了。公安局也会对何首魁有处理意见。
你再想想办法，反正就是掏钱买平安吧！咱们得
算大账。”
“大账？只怕是越买越不得平安，走着瞧吧！”

安北斗起身走了。他没有先去跟温如风照面，
这货他现在也不想理睬，四季豆油盐不进么。他是
眼看着何首魁踢了老温三脚。第四脚踢在他上前阻
挡的干腿梁上，现在还是一个大乌疙瘩，他只是不
想让人看到而已。气来了，其实他也想把老温美美
踹几脚。

他先回了一趟北斗村。温如风在镇上客房住
着，有十几个干部轮流值班，安全保障措施比来一

个大领导都全乎。大概他也不想跑。那天在北京见
他时，人已转交给市上驻京办了。

（未完待续）

茵刘醒龙 （连载 15）

“我一定要改名，不叫楚楚

了，免得外公屡教不改，总犯错
误。”楚楚停顿一会继续说，“被同
一块石头绊倒的人，叫作什么？我
不会说脏话，外公，你自己想明白
去吧！”

楚楚一本正经的样子，将家
里的人全逗笑了。

这种轻松快乐的情绪，一扫

昨晚的沉闷，陪着郑雄来到办公
室，又从办公室来到一个电视会
议的会议厅。郑雄在人群中端坐
了一个小时，他本想好好回味昨
晚在庄省长家里听到的那些话，
前排一个面孔有些陌生的男人，
几次回过头来想与他说话。因为

分管文化的副省长正在讲话，郑
雄不想让副省长看见自己没有认
真听他讲话，一直没有搭理。

陌生男人便写了一张字条递
给他：我认识一个人，也会梦见甲
骨文！

郑雄读后全身为之一震，马
上在那张纸条上写上一句：散会

后请留步！
前排的陌生男人，在纸条上

再写了一行字：今天不行，回头我
约你！

没过多久，前排的陌生男人，
就起身离座，像是上卫生间，却一
去不返。

散会后，郑雄没有马上离开

会议厅，他拦住张罗会议的那位

副秘书长，打听刚才递纸条给自
己的人是谁。当然，他不会说得如
此直接，只问坐在自己前面的那
位是哪个单位的。听副秘书长说，
那人叫沙海，是省监狱管理局副
局长兼第一分局局长，郑雄心里
暗暗颤抖了一下，紧接着，从最不
愿意光顾的记忆的角落里迸出一

个人名：郝文章。
就像其貌不扬的荒地里忽然

冒出一座王侯大墓，不管采取哪

种方法封锁消息，半个中国的盗墓

者都能嗅到气息，能否下手且先不
管，无论如何也要来踩一下点，并
尽可能地了解墓葬内部的构造，用
行话说叫作进修。如同曾本之这
样的泰斗级学者好不容易上一次
课，青铜重器的研究者和由于各
种原因有了兴趣的爱好者，会想尽
办法进到课堂上坐上一坐。

突如其来的人名“郝文章”，
就像在郑雄心灵深处挖了一条十
几米长的盗洞。

只是这条盗洞没有打穿主墓
室，没能见到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
陪葬品。如果盗洞打通了，却发现
此墓早已被人盗挖一空，盗墓者也
不会太失望，还会刻意留下一两样

工具，表示自己已达到与几百年前
的同道先贤相同的境界。在古老
的盗墓行业里，谁能找到王侯大
墓，就会被奉为大师。能将盗洞一
直挖到王侯大墓主墓室里的人，更
会像曾本之先生那样被尊为本行
本业中的泰斗。所以，从主墓室空

手出来的盗墓者，也会有大获成功
的喜悦。最悲惨的是挖了半月的
盗洞，却碰上砾石或者流沙，只得
灰头灰脸地退出来，与守在外面
的人一道落荒而逃。

郑雄在自己心里挖的正是碰
上砾石与流沙的盗洞。

回到办公室，郑雄给自己沏上

一杯茶后，就坐在办公桌前发呆。
有人敲门进来汇报什么事

情。待那人走后，他才发现，自己

在一张白纸上不知不觉地写满了

字。郑雄赶紧将这张纸撕成碎片，
扔进垃圾桶。

虽然副厅长没有实权，事情
却不少。忙了一阵，临近吃午饭
时，专门负责文件传阅的秘书进
来，要郑雄在一份与学习宣传有
关的文件上签字画圈。此前，郑雄
总会吩咐秘书放下文件，过半小

时后再来取。虽然他不会对这类
文件多看一眼，但他觉得当着别
人的面，在没有阅读的文件上堂
而皇之地签上“已阅”二字，抛开
公开撒谎这个概念，起码也是对
负责传阅文件的秘书的不尊重，
甚至还是一种自我羞辱。此时此
刻，听秘书介绍说，文件是正式

的，但没什么内容，都是务虚，例
行公事而已。郑雄头一回当着秘
书的面，拿起红蓝铅笔，先画了一
个圈，又从圆圈上引出一条线，再
在这条线的终点签上自己的名
字。郑雄将文件推给秘书时，秘书
没有伸手拿走，而是冲着他露出

一副错愕的表情。
郑雄低头一看，本来应当签

上自己名字的位置，竟然鬼使神
差地写着别人的名字。他赶紧用
橡皮将错写的名字擦掉，重新签
上自己的名字。

秘书走后，郑雄用左手拍了
一下自己的左脸，又用右手拍了

一下自己的右脸，然后满桌子仔
细寻找，果然又在别的纸上发现

自己亲笔写的三个字：郝文章。

郝文章是一个人的名字。

这个名字曾经是那样熟悉，
以至于多年之后的郑雄只要一想
起来，心中就会冒出一团纠结。

郑雄在心里判断，一个做官
做到厅局级的人，日常接触最多的
理所当然是自己的工作对象，省监
狱管理局副局长兼第一分局局长
沙海的工作对象是犯下各种罪行

而在监狱里服刑的人，所谓牢里
关着英雄汉，河里淹死会水人。既
然敢于动手干那些超出常规的事
情，身上或多或少总有一些超过常
人的本事，成功了就在旁边偷着快
乐，失败后监狱往往是最有可能的
归宿。所以，一介监狱长，若是没

有遇上几个有怪才的怪人，他所管
辖的监狱里大概是清一色的强奸
犯。

郑雄竭力想办法让自己忘掉
这个名字。

郑雄在心里说，本省是出土
文物大省，自然也是出产盗墓贼和
文物走私者的大省，监狱里自然会

有几个这方面的高手。这类高手
几乎全是自学成才，进而认识一些
甲骨文，这种可能性是绝对存在
的。只要沙海副局长所说会做甲
骨文梦的人不是江北监狱的，郑雄
心里对这个名字的反应就会轻微
许多。刚一转念，郑雄又对自己
说，江北监狱那么大，关押的又都

是武汉及其周边一带最有犯罪才

能，可以说是他们不犯罪谁还会
去犯罪的人，在监狱里待上十几
年，单单是死记硬背，也能将已有
定论的甲骨文记得滚瓜烂熟。

这时候，手机上突然迸出一
条短信：下午？

正在拼命找理由让自己从某
种压力中放松下来的郑雄，盯着两

个字看了一阵，然后也回复了两个
字：一点。

（未完待续）


